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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语言文化与国家战略

○“丝绸之路”经济带沿线国家语言谱系研究( 1)

特约主持人: 张家骅 教授

主持人话语: 自本期开始，《外语学刊》将开设“‘丝绸之路’沿线国家语言谱系研究”栏目，根据中国国

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共建“丝绸之路经济带”的重大倡议，从我国出发，有计划、有步骤地引进苏联、俄罗

斯学者关于相关国家语言的研究成果。引进不是目的，而是手段。我们的目的是: 第一，推动我国外国

语言文学学科开启语言类型学和语言谱系研究的新阶段，消除当前研究范围过于狭窄的弊端; 第二，为

我国汉语界、民族语言研究领域的语言类型学和语言谱系研究提供参考; 第三，从语言文化切入，探索基

础研究与智库建设相结合的有效路径。“他山之石可以攻玉”应该成为我国外语工作者专业教育和学

科研究的重要理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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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界诸语言( Языки мира) 指居住在( 和曾经居住

在) 地球上的各个民族的语言，总数在 2500 到 5000 种之

间( 准确数字无法确定，因为不同语言之间以及同一种语

言的方言之间的区别是约定性质的) 。世界上最通行的

语言( 将说该语言的人以及在族际和国际交往中以该语

言作为第二语言的人都计算在内) 有: 汉语( 10 亿以上;

1985 年数据，下同) 、英语( 4． 2 亿) 、印地语及与其相近的

乌尔都语( 3． 2 亿) 、西班牙语( 3 亿) 、俄语( 2． 5 亿) 、印度

尼西亚语( 1． 7 亿) 、阿拉伯语( 1． 7 亿) 、孟加拉语( 1． 7
亿) 、葡萄牙语( 1． 5 亿) 、日语( 1． 2 亿) 、德语( 1 亿) 、法语

( 1 亿) 、旁遮普语( 0． 82 亿) 、意大利语( 0． 7 亿) 、朝鲜语

( 0． 65 亿) 、泰卢固语( 0． 63 亿) 、马拉提语( 0． 57 亿) 、泰
米尔语( 0． 52 亿) 和乌克兰语( 0． 45 亿) 等。世界上所有

的语言根据它们的亲属联系可以区分为语系，其中每个

语系都源自一组彼此相近的方言，这些方言在古代同属

一种语言或者同一语言联盟( 即一组地域上邻近并拥有

一系列共同特征的语言) ; 参见词条“语言的谱系分类”。
研究得最深入的语系是印欧语系( 参见词条“印欧语

系”) 。印欧语系源于一组近亲方言，使用这些方言的人

口在公元前第三千年就开始从西亚向黑海北岸的南部和

里海沿岸地区扩展。根据公元前第二千年的古文字遗存

辨识出后来消亡的小亚细亚印欧语言———楔形文字赫梯

语，它与晚近时期( 古希腊罗马时期) 的吕底亚语相近，另

外还发现了其他的安纳托利亚语———帕莱语和楔形文字

卢维语，其中楔形文字卢维语延续至公元前第一千年，成

为象形文字卢维语和( 古希腊罗马时期的) 吕西亚语。借

助自公元前第二千年的文本遗存还辨识出古希腊语的一

种方言，以线性文字 B 书写的克里特 － 迈锡尼文本使用

的就是这种方言。在公元前第二千年，与希腊语相近的

雅利安( 印度 － 伊朗) 印欧诸方言的使用者已经居住在近

东，西亚古文字遗存中的美索不达米亚雅利安语的词汇

和姓名都证明了这一点。在努里斯坦( 阿富汗的一个省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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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的现代努里斯坦( 卡菲尔) 诸语言起源于古老的雅利

安各部落的方言，它们处在雅利安诸语言的两个基本语

支( 即印度语支与伊朗语支) 之间的过渡区间。
古印度语的早期文本成稿于公元前第二千年末至公

元前第一千年初。从古印度语( 其标准形式为梵语，一直

到现代仍在印度使用) 衍生出了中古印度诸语言，即普拉

克里特诸语言，而从这些中古印度诸语言又发展出了现

代印度诸语言: 印地语、乌尔都语、孟加拉语、马拉提语、
旁遮普语、拉贾斯坦语、古吉拉特语、奥里亚语( 或称奥德

里语、乌特卡利语) 及其他语言。与古印度语极相近的有

公元前第一千年的古伊朗诸语言———古波斯语、只有一

小部分词为人所知的米提亚语和阿维斯陀语( 写作《阿维

斯塔》的语言) ，以及后来的北部黑海沿岸的西徐亚诸方言

和萨尔马提亚诸方言。与后者在历史上相关联的有东部

地区的中古伊朗诸语言———栗特语( 曾为中亚各民族的交

往语言) 、和田塞语、巴克特里亚语和花剌子模语，这些中

古伊朗诸语言因其千余年的文献记载而知名。中古波斯

诸语言( 或称巴列维语) 和帕提亚语同属于西部中古伊朗

诸语言。属于现代伊朗诸语言的有: 西部诸语言———波斯

语或称法尔西语、塔吉克语、库尔德语、俾路支语、塔特语、
塔雷什语及其他语言; 东部诸语言———达里语、普什图语

或称阿富汗语、奥塞梯语( 历史上与伊朗东部的西徐亚语

相关联) 、帕米尔诸语言( 其中包括瓦罕语、舒格南语及其

他语言) 、雅格诺布语( 是栗特语的延续) 。
自公元前第一千年起的一些古文献获得破解，它们

使用的是若干西部印欧语言，其中包括意大利克诸语言;

意大利克诸语言这个概括术语将人们凭借数量有限的文

献遗存揭示的奥斯克 － 翁布里亚诸语言和拉丁语结合在

一起，后者与法利斯克语属于拉丁 － 法利斯克语族( 维涅

特语也与该语族相近) 。拉丁语仍作为天主教教会语言

保存至今。罗马帝国分裂后，拉丁语的某些方言发展成

为罗曼诸语言: 西班牙语、葡萄牙语和与其相近的加利西

亚语、卡塔兰语、法语、奥克西坦语或称普罗旺斯语、雷托

罗曼语、意大利语、撒丁语、19 世纪末消亡的达尔马提亚

语和罗马尼亚语，还有其他一些与罗马尼亚语相近的巴

尔干罗曼诸语言及其方言。
与意大利克诸语言相近的是凯尔特诸语言，其中包

括高卢次语族( 消亡的高卢语) 、盖德尔次语族，后者囊括

爱尔兰语( 有自中世纪早期起的古文献) 、苏格兰语、马恩

语( 马恩岛上) 以及不列颠次语族，包括布列塔尼语( 借助

自 8 世纪的古文献疑难注释和 14 世纪的文学文本而知

晓) 、威尔士语( 或称威尔斯语) 和消亡了的康沃尔语。西

班牙还保留下来为数不多的用伊比利亚凯尔特语( 凯尔

特伊比利亚语) 书写的古老铭文。在古代印欧诸语言的

西部诸语族中，除意大利克诸语言与凯尔特诸语言外，还

包括属伊利里亚语族的诸消亡语言( 其中尤为突出的是

伊利里亚语和梅萨普语) 以及日耳曼诸语言，其中，日耳

曼诸语言分为 3 个次语族: 东日耳曼次语族———消亡了

的哥特语; 北日耳曼次语族或斯堪的纳维亚次语族———
瑞士语、丹麦语、挪威语、冰岛语; 西日耳曼次语族———英

语及类似英语的弗里西亚语、弗拉芒语、荷兰语、阿非利

堪斯语( 布尔语) 、德语和依地语。处于西部印欧诸语言

( 凯尔特诸语言、意大利克诸语言、日耳曼诸语言、伊利里

亚诸语言) 和东部印欧诸语言( 雅利安 － 希腊 － 亚美尼亚

语族，包括雅利安诸语言、希腊语和亚美尼亚语，后者依

据自公元 5 世纪用格拉巴尔文字书写的古老文本而知

晓) 之间的是波罗的 － 斯拉夫诸语言。波罗的 － 斯拉夫

诸语言分为两大类: 与西部印欧诸语言极为相近的，包括

西部波罗的诸语言( 消亡的普鲁士语和其他仅知道个别

单词的一些方言) 、东部波罗的诸语言( 立陶宛语、拉脱维

亚语) 的波罗的诸语言和斯拉夫诸语言，后者包括东斯拉

夫诸语言( 俄语、乌克兰语和白俄罗斯语) 、西斯拉夫诸语

言( 捷克语、斯洛伐克语、波兰语、卢日支语、已消亡了的

拉贝河沿岸语) 和南斯拉夫诸语言———古斯拉夫语( 以其

为基础形成教堂斯拉夫语的数种不同变体或称抄本，它

们作为教堂用语保留至今) 、马其顿语、保加利亚语、塞尔

维亚 － 克罗地亚语和斯洛文尼亚语。曾经处于东部语言

和西部语言中间位置的古印欧语还包括消亡的吐火罗诸

语言( 在中亚地区发现的公元 5 － 8 世纪的古文献) ，凭借

一些资料判断，它们与安纳托利亚诸语言是联系在一起

的。许多消亡的印欧语都仅仅借助少得可怜的资料为人

所知，如凭借在小亚细亚( 弗里吉亚人约公元前 12 世纪

从巴尔干半岛迁居至此) 发现的碑铭被人所知的弗里吉

亚语; 如同伊利里亚语一样，与现代阿尔巴尼亚语有联系

的巴尔干半岛上的色雷斯语; 与希腊语相近的古马其顿

语; 和印欧前希腊语( 或称佩拉斯吉语) 相近的腓利斯丁

语; 与凯尔特语相近的北意大利勒蓬蒂碑铭语; 利古里亚

语等等。
属亚非超语系 ( 阿非罗 － 亚细亚 超 语 系 或 称 闪 米

特 － 含米特超语系) ( 参见词条“亚非诸语言”) 的有闪米

特诸语言、古埃及语( 及其延续科普特语) 、柏柏尔 － 利比

亚诸语言、库施特诸语言［索马里语、奥罗莫语( 加拉语)

和其他语言; 部分库施特语有时被单列为亚非诸语言的

一个专门的奥莫特次语族］，乍得诸语言( 其中使用最广

泛的是豪萨语) 。闪米特语族由 5 个语支构成，这 5 个语

支似可合并为东西两个基本语支，进而再将它们划分为

南、北两个次语支。东部( 或称东北部、北部边缘) 闪米特

诸语言中有消亡的阿卡德语，亦即亚述 － 巴比伦语，或称

巴比伦 － 亚述语。西部闪米特诸语言中的北方语支( 或

中北部语支) 包括迦南诸语言和阿拉米诸语言( 诸方言) 。
迦南次语支又包括已消亡的埃勃拉语或称古迦南语( 最

古老的文献于 1974 － 1979 年在叙利亚北部古老的埃勃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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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中被发现，这些文献属于公元前第三千年的下半叶，与

阿卡德语十分相似) 、腓尼基语［腓尼基 － 布匿语; 腓尼基

国、地中海地区腓尼基人居民点( 其中包括当时使用腓尼

基 － 布匿语的迦太基城邦) 的语言］和摩押语、古犹太语

及其现代形式伊夫里特语。与迦南次语支密切相关的还

有拉斯沙姆拉( 古乌加里特) 城出土的公元前 14 － 15 世

纪文本的乌加里特语，但该语言如同部分的埃勃拉语一

样，处在东西闪米特诸语言的中间地位。属阿拉米次语

支的有阿拉米语，该语言在公元之初曾是近东地区使用

最广泛的语言，但后来几乎完全被阿拉伯语所取代; 东部

阿拉米诸方言与亚述语( 艾索尔语) 历史上相关联。西南

闪米特诸语言可分为 3 个次语支: 中南次语支( 阿拉伯

语) 、南阿拉伯次语支和与其相近的埃塞俄比亚闪米特次

语支( 埃塞俄比亚闪米特诸语言中使用最广泛的是阿姆

哈拉语) 。
属卡特维尔语族，即南部高加索语族( 参见“卡特维

尔诸语言”) 的语言有: 格鲁吉亚语、梅格列尔语［与拉兹

语( 恰内语) 一起构成赞次语族］、斯万语。有推测认为，

卡特维尔诸语言与北高加索诸语言是亲属语言，并且一

起组成高加索( 伊比利亚 － 高加索) 语系，但这一假设没

有得到证实; 高加索语系所根据的那些共同词汇和形式

中的大部分情况都可以由它们随后归入的同一个高加索

语言联盟加以解释。
高加索( 伊比利亚 － 高加索) 诸语言有时被与巴斯克

语( 在西班牙和法国南部) 合并为巴斯克 － 高加索语系，

但巴斯克语与高加索诸语言的亲属关系尚未得到证实。
芬兰 － 乌戈尔诸语言( 或称乌戈尔 － 芬兰诸语言) 分

为两个基本次语族: 芬兰次语族和乌戈尔次语族。属于

乌戈尔次 语 族 的 有 西 西 伯 利 亚 的 鄂 毕 － 乌 戈 尔 诸 语

言———汉蒂语( 奥斯恰茨语) 、曼西语( 沃古尔语) 以及匈

牙利语，操匈牙利语者因为早在公元第一千年远迁西方，

以致与鄂毕 － 乌戈尔诸语言使用者的空间距离已相隔十

分遥远。芬兰次语族包括彼尔姆诸语言———科米 － 彼尔

姆语、科米 － 齐梁语和乌德穆尔特语( 沃加克语) 以及波

罗的海沿岸 － 芬兰 － 伏尔加诸语言。伏尔加诸语言，即

摩尔多瓦诸语言( 埃尔齐亚 － 摩尔多瓦语和莫克沙 － 摩

尔多瓦语) 、马里诸语言( 草地马里语和山地马里语) 、萨
阿米语( 即苏联摩尔曼斯克州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的两

种方言) 和波罗的海沿岸 － 波兰 － 芬兰诸语言( 芬兰语、
爱沙尼亚语和一些使用地域不广的语言) 合在一起均可

纳入波罗的海沿岸 － 芬兰 － 伏尔加诸语言。
芬兰 － 乌戈尔语系和苏联极北地区的萨莫迪诸语言

( 涅涅茨语、埃涅茨语、已消亡的恩加纳桑语或称塔夫吉

语、塞尔库普语) 有亲属关系，与之共同组成乌拉尔( 芬

兰 － 乌戈尔 － 萨莫迪) 语系。与乌拉尔诸语言相近的是

正在逐渐消亡的尤卡吉尔语( 西伯利亚北部) 。有些科学

家认为，乌拉尔语系可与阿尔泰诸语言一起组成范围更

加广泛的乌拉尔 － 阿尔泰语系。阿尔泰超语系包括突厥

诸语言、蒙古诸语言、通古斯 － 满诸语言等; 朝鲜语和日

本语( 后者与朝鲜语构成阿尔泰诸语言内部的特殊紧密

统一体) 归属阿尔泰语系的观点还处于证实的过程中。
在阿尔泰超语系中，突厥诸语言与蒙古诸语言的联系表现

得尤为紧密; 在突厥诸语言中，与蒙古诸语言最接近的是

楚瓦什语，在某些方面楚瓦什语显示出特别的古旧色彩。
突厥诸语言( 按 А． Н． 萨莫伊洛维奇更加确切的分

类) 包括以下一些语组: 1 ) 布加尔语组，楚瓦什语属于该

组; 2) 西南语组，包括土耳其语、阿塞拜疆语、土库曼语和

其他语言; 3) 西北语组，包括鞑靼语、哈萨克语、巴什基尔

语、卡拉伊姆语、库梅克语、诺盖语、卡拉卡尔帕克语以及

和阿尔泰语构成吉尔吉斯 － 克普恰克专门语组的吉尔吉

斯语; 4) 东南语组，包括乌兹别克语( 排除其被归入专门

语组的某些克普恰克方言) 和现代维吾尔语; 5 ) 东北语

组，属于该组的有雅库特语和西伯利亚、阿尔泰的其他一

些语言，还有一些拥有远古文献遗存的已消亡的突厥语

言［古回鹘语( 古突厥语) 和叶尼塞 － 鄂尔浑文字语言］。
现代蒙古诸语言包括布里亚特语、蒙古语、阿富汗莫戈勒

语、中国东北部的达斡尔语、中国蒙古尔语( 青海湖区域，

即土族语，参 见《中 国 大 百 科 全 书 ( 语 言 文 字) 》( 1988
年) ) 。通古斯 － 满语包括濒危的满语、埃文基语、与埃文

基语接近的埃文语和东西伯利亚及远东地区的其他一系

列语言。
日语与琉球语( 琉球群岛) 有近亲关系。但是，日语

和琉球语在世界诸语系中的地位仍不十分清楚，它们不

仅与阿尔泰诸语言，而且与马来 － 波利尼西亚诸语言都

有共同的特征。
印度( 主要是印度南部) 的绝大多数人口使用达罗毗

荼语系( 参见词条“达罗毗荼诸语言”) 的语言，包括泰米

尔语、与其相近的马拉雅拉姆语和坎拿达语，还有泰卢固

语、库伊语、贡迪语、布拉会语( 印度西北部) 等。根据苏

联、芬兰和美国研究者解读，公元前第三千年原始印度文

化简短碑铭文本是用与原始达罗毗荼语( 或称共同达罗

毗荼语) 相近的语言书写的。这令人信服地证明，人们曾

多次提出的关于远古达罗毗荼诸语言和乌拉尔诸语言以

及已消亡的埃兰语( 西亚的古老语言之一) 有亲缘关系的

假说是正确的。
根据 В．М． 伊里奇 － 斯维蒂奇论据十分周详的假

说，印欧、亚非、卡特维尔、乌拉尔、阿尔泰和达罗毗荼等

诸语言共同构成诺斯特拉超语系( 亦称“博列伊”或“博列

阿尔”超语系，参见词条“诺斯特拉诸语言”) 。有些学者

把楚科奇 － 勘察加语系的诸语言( 楚科奇语、科里亚克

语、阿柳托尔语、伊捷尔缅语等) 也纳入其中。发生学联

系至今尚不完全清楚的某些欧亚地区语言( 特别是格林

3

2016 年 Вяч． Вс． Иванов 世界诸语言 第 3 期



伯格假说提及的尼夫赫、阿伊努、爱斯基摩 － 阿留申等语

言) ，虽然不排除它们有可能属于诺斯特拉超语系( 格林

伯格所谓的“欧亚超语系”) ，但概率更高的是，此外的很

大一部分欧亚语言属于其他语系。
许多研究工作者认为，北部高加索语言不过是些残

余，它们的前身曾经是一个范围宽广得多的语系。
北部高加索诸语言包括阿布哈兹 － 阿迪格诸语言

( 即西北部高加索语言) 和纳赫 － 达吉斯坦诸语言，即东

北部高加索语言。阿布哈兹 － 阿迪格语族( 参见“阿布哈

兹 － 阿迪格诸语言”) 包括组成阿布哈兹 － 阿巴津次语族

的阿布哈兹语和阿巴津语、组成切尔克斯次语族或称阿

迪格次语族的阿迪盖语和卡巴尔达 － 切尔克斯语、乌贝

赫语以及已消亡的哈梯语( 公元前第二千年因楔形文字

古文献而为人所知，与阿迪格语极为相近) 。
纳赫 － 达吉斯坦诸语言一般分为纳赫诸语言或称车

臣 － 印古什诸语言( 车臣语、印古什语、巴茨比语) 和达吉

斯坦诸语言( 达吉斯坦境内的约三十种山地语言) ，其中，

达吉斯坦诸语言包括阿瓦尔 － 安季 － 策扎次语族( 使用

最广泛的是阿瓦尔语) 、拉克 － 达尔金次语族( 达尔金语

和拉克语) 、列兹金 － 塔巴萨兰次语族( 列兹金语、塔巴萨

兰语及许多其他语言) 。与东北部高加索诸语言( 特别是

与其中的纳赫次语族) 相近的是现已消亡的胡里特语( 公

元前 3，000 年至公元前 2，000 年的文本出土自美索不达

米亚北部、小亚细亚、叙利亚北部) 和乌拉尔图语( 公元前

1，000 年乌拉尔图国位于历史上的亚美尼亚境内) ，胡里

特语和乌拉尔图语构成胡里特 － 乌拉尔图次语族( 人们

尝试将埃特鲁斯语归入该次语族) 。
根据早前提出并且后来得到严谨验证的推测，北部

高加索语系与叶尼塞诸语言具有亲属关系，北部高加索

语系曾一度被与叶尼塞诸语言一起归入一个十分庞大的

语言统一体，即叶尼塞 － 北高加索语言统一体。属于叶

尼塞语系的有叶尼塞河流域数个村落住民使用的克特语

( 叶尼塞 － 奥斯加克语) 以及几种与之有亲属关系的西西

伯利亚消亡语言( 科特语、阿桑语及其他语言) 。不少学

者认为，叶尼塞( 克特) 诸语言与藏缅语言也有亲属关系。
汉藏语系( 有些学者对该语系语言的一致关系持异

议) 中的藏缅语族( 参见“汉藏诸语言”、“藏缅诸语言”)

包括拥有极其宝贵的中世纪( 自 8 世纪) 古文字遗存的藏

语、与其有近亲关系的诸藏区方言、古文字遗存同样源于

中世纪的缅甸语以及其他与缅甸语构成紧密统一体的倮

倮 － 缅甸语言，如阿卡语、利苏语等。唐古特语也属于藏

缅诸语言，大量撰写于中世纪的唐古特语文本不久前才

得以解读。与藏缅语族密切关联的还有克钦诸语言( 景

颇语或称克钦语; 缅甸和中国西南部) 。属藏缅诸语言的

还有博多 － 加罗语支 ( 博多语或称博罗语等，用于印度阿

萨姆和其他一些邦) 、西部喜马拉雅语支( 尼泊尔西部) ，其

中博多 － 加罗语支包括钦( 库基 － 钦) 次语支的各个语言。
汉藏诸语言还包含研究得很不充分的若尔盖语支( 在四

川、甘肃及周围山区) 。有推测认为，列布查语( 在锡金) 是

其他汉藏诸语言中与汉语相对来说最接近的。
不过，汉语( 重要词汇与藏缅诸语言共同) 较之汉藏

语系其他所有语言，占据着特殊的地位。汉语就其词汇

而言，与汉藏语系其他语言的区别很大，以致与该语系所

有语言的共同祖语的分离时间可以追朔到不迟于公元前

第五千年( 中国北部发现的汉语书面文本，即在甲骨上刻

写的用于占卜的铭文，始于公元前第二千年末; 通过对比

晚近时期的各种方言和早期借入其他语言的词汇，使我

们得以复原以象形文字传承的古汉语历史音韵) 。数量

繁多的汉语方言可归纳成 4 种主要方言: 数量最多的北

方方言( 中亚的东干语与其有历史关联) 和吴、粤、闽方言

( 按另一种分类法则有 7 种) 。有些研究者曾提出过假

设: 北美洲的纳 － 德内诸语言与汉藏语系是连接起来的，

而与该地区其他阿美林德语有本质的区别。这种观点逐

渐演变为构建一个超语系共同历史比较语法的尝试，这

个超语系除大量非诺斯特拉欧亚语言( 约定名称为“雅

弗”，参见词条“语言新学说”) ; 包括北高加索诸语言和与

其有亲属关系的古代东方诸语言———哈特语、胡里特语

以及可能与其相关联的埃特鲁斯语( 使用者先前由小亚

细亚迁至意大利) ，或许还有苏美尔语、叶尼塞诸语言、结
构上与叶尼塞诸语言相近的西班牙巴斯克语和喜马拉雅

山区布鲁沙斯基语、汉藏语系诸语言) 外，还包括隶属北

美洲纳 － 德内语系的语言( 阿塔帕斯克语族中的阿美林

德诸语言以及正在消亡的埃亚克语、特林基特语; 印第安

海达语是否属于这一语系，最近一段时间尚有争议) 。北

美洲纳 － 德内语系的源头位于阿拉斯加以南。未尝不可

以认为，该语系扩展到新大陆要晚于其他所有的阿美林

德语。根据这一“雅弗”语新假说，后来称为纳 － 德内语

系的群体迁移至新大陆前，整个这一超语系的起源更可

能的应是旧石器时代( 和中石器起始时代) 的中部亚洲地

区。一部分方言的使用者可能由中部亚洲迁居至靠近西

部的地区，与高加索及其南面相邻地区的一部分诺斯特

拉诸语言的使用者开始发生早期的接触。这一非诺斯特

拉超语系的另一部分方言一直扩展( 人搬家，语言随着

走; 不是语言走，人不走) 到欧洲西部( 如果巴斯克语一方

面与北高加索诸语言，另一方面与叶尼塞诸语言和布鲁

沙斯基语有共同语法特征，而且苏美尔语中也存在这些

共同语法特征，那么这就足以将所有这些语言都纳入到

该超语系之中) ，这发生在后来几波印欧人移民定居欧洲

( 尤其是西欧) 之前，这一印欧人群体是从诺斯特拉诸方

言使用者的总群体中分离出来，在西亚集结形成的。中

部亚洲完好保存下来的那部分“雅弗”超语系语言，是人

类早期在大部分中亚地区开始居住的标记，那里的水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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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理名称证明，操叶尼塞诸语言者曾在现代哈萨克斯坦

境内生活过( 由西亚诺斯特拉语分布区分离出来的印欧、
土耳其和乌拉尔方言的使用者开始经中亚迁居之前) 。
这样的话，布鲁沙斯基语和部分藏缅语言就可以视为早

期中亚语言分布区遗留下来的语言了。而藏缅语言其他

分支的使用者，如操汉语和纳 － 德内语系者，很早之前就

迁往东方和东北方了。人们推测，远自公元前 4，000 年 －
公元前 3，000 年，中国人的直系祖先就已经居住在长江以

北的地区了。但是，虽然有大量事实佐证这里所描述的

超语系诸方言使用者古代的迁徙图景，但这个超语系总

体上的统一关系及其使用者们的迁徙特点依旧只是假设

性质的( 较之诺斯特拉超语系统一关系的假设程度更大，

后者的解体时间较晚) 。东亚和东南亚诸语言的准确分

类引起的争议更大。
苗瑶语( 中国西南部、泰国和越南北部) 因有大量时

代相当久远的借词，较早前曾被划归汉藏语系。约在公

元前 2，000 年 － 1，000 年之交，由于与苗瑶语有远亲关系

的部分泰语言( 侗 － 水次语族) 使用者的迁移，操苗瑶语

者分成苗、瑶两族。有推测认为，苗瑶语、泰诸语言、加岱

诸语言( 有时划归较广义的泰语族) 和澳斯特罗尼西亚诸

语言( 早期称为马来 － 波利尼西亚语) 共同构成统一的澳

泰超语系。澳泰超语系的解体应不晚于公元前 5，000 年

( 如果不是更早的话) 。其中，纯泰次语族包括: 彼此接近

的诸西南泰语言( 泰语或称暹罗语、老挝语、掸语、阿霍姆

语) ，远在中世纪就使用这些语言创建了首批书面文本;

诸东北泰语言( 或称诸北泰语言) 包括北壮方言( 中国南

部) 和布依语; 诸中泰语言( 侬语和南壮方言) 。侗水语族

更接近于西南泰语分支，但是侗水语族的分离时间一般

确认在秦汉之前( 根据西南泰语、侗水语中古汉语借词的

年代) 。侗 － 水语族与纯泰诸语言( 或按另一术语系统称

为壮傣语) 有联系。黎语、拉嘉语、仡佬语和其他语言组

成澳泰超语系的加岱语族。澳斯特罗尼西亚语系是否属

于澳泰超语系的问题仍有争议。
根据澳泰超语系假设，澳斯特罗尼西亚诸语言与苗

瑶诸语言、泰诸语言、加岱诸语言之间的关系特别接近，

这可以通过占诸语言( 越南南部的一组澳斯特罗尼西亚

语言，包括以古占婆国文字闻名近一千五百年的占语和

嘉莱语等) 的特点加以验证。但对于共同占语及其后来

的许多演变成现代诸占语的方言而言，有一些特征则可

以用它们后来与亚洲东南部其他语系各种语言的接触来

加以解释。除占语支外，属于澳斯特罗尼西亚诸语言的

还有北澳斯特罗尼西亚语支( 台湾的邹语和其他一些结

构颇为古旧的澳斯特罗尼西亚语言; 其中的一些已经完

全消亡，另外一些的使用者也屈指可数) 、包容面十分宽

广的印度尼西亚语分支( 马来语、印度尼西亚语、爪哇语、
巴塔克语、达雅克语以及其他一些印度尼西亚语言，他加

禄语以及其他一些菲律宾语言，马达加斯加岛上的马拉

加西语等) 。由于澳斯特罗尼西亚语的初始词汇中有大

量表示沿海生活的特有单词，澳斯特罗尼西亚语的原始

发祥地可以认定为或者是其北部分布地区( 即中国东部、
台湾) ，或者是某个大型岛屿( 可能是爪哇岛) 。由于较晚

时期几次东迁( 大约发生在进入公元前第五个千年的时

期) 的缘故，分布到大洋洲的波利尼西亚诸语言和美拉尼

西亚诸语言都与印度尼西亚语相近。
日语( 和与其相近的琉球语) 中那些明显将其与澳斯

特罗尼西亚语连接在一起的特征和日语中的阿尔泰语言

( 归根结底是诺斯特拉诸语言) 成分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

至今仍然是一个谜。毫无疑问，一系列澳斯特罗尼西亚

语语素渗透到了日语之中，就像渗透到阿伊努语中那样

( 似通过古日语) ，但是这些语素与源自阿尔泰语语素的

对应程度和性质还有待确切说明。澳斯特罗尼西亚诸语

言总体上在古代已具备隶属澳泰语系的属性，它们与澳

斯特罗亚细亚超语系语言有着很多共同特点。依据澳泰

语假说，之所以有这些共同特点，是由于澳斯特罗尼西亚

语中存在古澳斯特罗亚细亚底层语的缘故; 这样的话，澳

斯特罗尼西亚诸语言就是从东南亚扩展开来的。根据另

一种可供选择的假说，澳斯特罗尼西亚语属于一个包括

澳斯特罗亚细亚诸语言在内的澳斯特里克超语系。澳斯

特罗亚细亚诸语言包括: 越芒诸语言( 越南语及越南境内

与之有亲属关系的几种语言) ，它们有一个与泰诸语言共

同的规模可观的( 底层语?) 词层; 或许还有塞芒 － 凯撒次

语族诸语言，但它们的谱系关系尚未完全厘清; 孟 － 高棉

诸语言( 与老挝巴拿语支相近的柬埔寨高棉语和孟语支

语言) ，它们与苗瑶语有一定的联系( 可能是晚近时期频

繁接触的缘故) ; 崩龙 － 佤诸语言( 崩龙语、梁语、缅甸佤

语、泰国拉瓦语、喀语、偏语以及老挝和中国南方的一些

山区语言) ; 孟加拉国的卡西语，由于大约公元前四千年

至三千年汉藏部落( 克伦人和钦人) 的迁徙，卡西语很早

就和崩龙 － 佤语相分离; 蒙达诸语言( 在印度东北部和中

部构成同一语支的桑塔利语、蒙达里语和霍语; 卡里亚语

以及加尔各答以西的一些亲属语言; 再向西的库尔库语;

构成一个单独语支的萨瓦拉语或称索拉语) 。印度有一

些其他语言与这些语言的关系尚不清楚，特别是印度中

部的纳加利语以及尼科巴群岛的尼科巴语( 有时视为同

崩龙 － 佤语和孟 － 高棉语相近) 。澳斯特罗亚细亚底层

语不仅在澳斯特罗尼西亚语中发现，而且在古汉语中发

现，这一情况也时常作为论据，用以反对古汉语与藏缅语

可确定无疑合并为同一语系的观点; 然而，这些澳斯特罗

亚细亚语词汇更应是在操澳斯特罗亚细亚语某种方言的

民族居住在长江流域的河谷地区( 长江这个名称本身就

是来自澳斯特罗亚细亚语) 时被引借到古汉语中的，而那

时操古汉语的另一些民族则生活在更北部的地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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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据不久前才提出的印度 － 太平洋假说，安达曼群

岛上的一种濒危语言( 有时将其与归属于澳斯特罗亚细

亚语系的萨凯语作比照) 与新几内亚及相邻岛屿上的绝

大部分语言( 被约定称为巴布亚诸语言) 有亲属关系。可

能印度 － 太平洋超语系也包括某些被认为是澳斯特罗亚

细亚语系的其他一些语言( 比如萨凯语) 。在其余的“巴

布亚”语言中可以划分出若干暂时不互相隶属的语组。
但是它们之中的一部分语言可能应当与澳大利亚诸语言

合并，共同构成一个其整体性毋庸置疑的统一的澳大利

亚语系。
依据新的分类尝试，非洲撒哈拉以南的居民主要使

用两种超语系语言: 由尼日尔 － 科尔多凡语系( 刚果 － 科

尔多凡语系) 和尼罗 － 撒哈拉语系构成的刚果 － 撒哈拉

超语系( 较早的术语系统称为“苏丹语系”) 以及孤立存在

的科伊桑超语系。尼日尔 － 科尔多凡语系由尼日尔 － 刚

果和科尔多凡两个语族构成。尼日尔 － 刚果语族中有一

个涵盖很广的贝努埃 － 刚果次语族，包括类班图诸语言

( 班图诸语言也属其中) ，班图诸语言中最主要的语言有

斯瓦希里语、卢旺达语、刚果语、隆迪语、卢巴语、卢干达

语、林加拉语、谢索托语和( 伊西) 祖鲁语。蒂夫语是苏丹

境内东部类班图诸语言中地域分布最广的语言。一些学

者认为，班图诸语言和苏丹的类班图诸语言同属于尼日

尔 － 刚果语族，一方面与亚非诸语言相关联，另一方面又

同苏丹的一些科尔多凡语言( 即刚果―科尔多凡诸语言)

相关联。与班图诸语言和类班图诸语言有显著差别的是

贝努埃 － 刚果诸语言内部的下列语支: 平原或称高原语

支( 坎巴里 － 雷舍语、皮蒂语、比罗姆语等) 、类朱孔语支、
克罗斯里维尔语支( 博基语等) 。尼日尔 － 刚果语族内部

的其他次语族中还有阿达马瓦诸语言( 图拉 － 克穆语、昌
巴 － 蒙巴拉语、达卡塔赖语、维雷 － 杜鲁语、穆穆耶 － 津

纳语、达马卡里语、荣古尔 － 罗巴语、卡伊语、伊延 － 蒙加

语、隆古达语、费利语、宁巴里语、布 亚 － 霍 别 语、马 萨

语) 。尼日尔 － 科尔多凡语系的东部语言包括: 格巴亚 －
恩格巴卡语、班达语、恩格班达 － 耶科马语、赞德 － 潘比

亚语、恩格巴卡 － 马博语、即班格巴语、恩多戈 － 曼加尔

语、马迪 － 敦戈语、曼敦加 － 姆巴语。尼日尔 － 科尔多凡

语系还包括: 西部大西洋次语系( 富拉语、沃洛夫语、基西

语等) ; 曼迪次语系( 马林克语、班巴拉语、索宁克语、门德

语等) ; 沃尔特次语系( 莫西语或称莫雷语、格鲁西语、洛
博语等) ; 克瓦次语系( 阿坎语、埃维语、约鲁巴语、伊博语

等) 。一些类班图语言( 比如蒂夫语) 、“西尼格里特”诸

语言( 阿达马瓦语、乌班吉语、科尔多凡诸语言) 以及克瓦

诸语言，近来常常作为论据，证明很久之前曾经提出过的

假说———所有的“苏丹”( “刚果 － 撒哈拉”) 语言，包括尼

罗 － 撒哈拉诸语言在内，是一个统一体。尼罗 － 撒哈拉

语系包括沙里 － 尼罗语族、中部苏丹语族以及北部( 邦

戈 － 格贝里语、萨拉语、瓦勒语、布巴马语、克雷什语、宾

查 － 卡拉语) 和东南部苏丹语族( 莫路 － 马迪语、坎格别

鲁 － 阿卢亚语、芒布鲁 － 埃费语、伦杜语) 。据推测，桑

海、撒哈拉、马巴、富尔、科马等语族都是各自独立的语

族。如果不久前重新开始的论证“所有刚果 － 撒哈拉语

言( 苏丹诸语言) 是一个统一体”假说的工作得以成功的

话，那么这将为研究两大语言集合之间的相互联系开辟

非常广阔的前景; 这两大语言集合一方面是北非和欧亚

毗连地区的各种语言［这些语言总体而言都属于诺斯特

拉超语系中的亚非( 闪米特 － 含米特) 语言］，另一方面是

撒哈拉以南的各种非洲语言。在亚非诸语言和贝努埃 －
刚果诸语言( 尤其是班图语和其他类班图语言) 之间发现

了某些相似特征，如果这些特征无法解释为这些语言在非

洲大陆晚近时期相互影响的结果的话，那么就可能是时间

非常遥远的、古老的那些亲属联系( 归根结底是在诺斯特

拉超语系与刚果 － 撒哈拉诸语言之间) 的表现。
霍屯督诸语言在非洲南部占据着十分特殊的地位，

它们和布须曼诸语言常常合并，称为科伊桑诸语言。科

伊桑诸语言还包括其他几种东非语言( 桑达韦语、哈扎

语) 。或许恰恰是科伊桑诸语言呈现了非洲远古住民所

持语言的特征( 就像叶尼塞诸语言及其一些亲属语言是

欧亚很大部分地区早期住民所持语言的残余一样) 。南

部非洲所谓俾格米诸语言的研究十分薄弱( 术语本身就

像“巴布亚”诸语言一样，带有约定性质) 。
西伯利亚北部和远东地区部分语言的名称，如“古西

伯利亚”诸语言或称“古亚细亚”诸语言，也是不具有现实

分类意义的约定符号。人们将叶尼塞诸语言称为西部“古

西伯利亚”语言，是因为认清了叶尼塞诸语言和北高加索

诸语言及其他一些与北高加索诸语相近语言之间是有联

系的( 叶尼塞诸语同乌拉尔语相近因而也与诺斯特拉语相

近的“古亚细亚”尤卡吉尔诸语之间，存在各别相似性，这

可能是由于在西伯利亚以及接壤地区晚近时期接触的缘

故) 。像楚科奇 － 科里亚克诸语言( 楚科奇语、科里亚克

语、伊捷尔缅语) 这样的古亚细亚语言都可以归入诺斯特

拉超语系中( 虽然这一假说只有部分研究者接受) 。
类似的假说在讨论尼夫赫( 吉利亚克) 语时也曾提出

过，但涉及的可能只是一些个别外来词( 与东亚和远东其

他语言共同的) 的借入问题。在东亚诸语言中，孤立存在

的还有阿伊努语( 日本北部) ，常常被拿来同美洲印第安

诸语言作对比( 就像叶尼塞诸语言一样) 。爱斯基摩语是

阿留申语或称乌南甘语的近亲语言，广泛分布在东北亚、
北美和格陵兰岛的沿海地区。也许，这是自“旧大陆”至

北美最后几波移民浪潮中的一波留下的遗迹。近来，爱

斯基摩 － 阿留申语与印欧语以及整个诺斯特拉超语系的

对比研究越来越多。除了与“旧大陆”两个囊括广泛的超

语系接近的爱斯基摩 － 阿留申诸语言和纳 － 德内诸语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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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，与诺斯特拉超语系进行对比的美洲原住民语言还有

佩努蒂亚语系的语言( 特别是加利福利亚北部的温顿语

和其他语言) 。但是这里所谓的联系性质更加可能的是

只表明这些阿美林德语言在到达北美之前( 更确切地说

在西伯利亚疆域) 曾与乌拉尔 － 尤卡吉尔诸语言发生过

相互影响( 这里言及的可能只是语言接触所产生的痕迹，

而不是语言的亲属关系) ; 与此同时，一部分共同词汇成

分也可以在叶尼塞语中找到平行现象。其他曾经作过的

“旧大陆”语言和阿美林德语言之间( 比如突厥诸语言和

南美克丘亚语) 的对比研究涉及的只是各别的一组组彼

此孤立的词，无法由此得出可能存在语言亲属关系的确

定结论。
大部分北美洲的语言都结合成大规模的超语系，它

们相互之间可能最终都有亲属关系。属于这些超语系的

( 除了孤立的纳 － 德内诸语言) 有阿尔冈基亚 － 莫桑超语

系，或称阿尔冈基亚 － 瓦卡什超语系。根据众多分类法

之一，该超语系由阿尔冈基亚诸语言和瓦卡什诸语言组

成。其中阿尔冈基亚诸语言是研究得最深入的语系，包

括里特万次语族( 加利福尼亚太平洋沿岸的尤罗克语和

维约特语) 、加拿大和美国的阿尔冈基亚语族( 克里语、奥
杰布瓦语、梅诺米尼语、福克斯语和其他语言) 。瓦卡什

诸语言( 努特卡语、夸扣特尔语和温哥华岛及大陆相邻地

区的贝拉贝拉语) 、切马孔语( 部分已经消亡) 和极其古老

的萨利什诸语言( 舒斯沃普语、卡利斯佩尔和其他一系列

语言) 一起构成莫桑语系。有推测认为，阿尔冈基亚 － 瓦

卡什诸语言( 阿尔冈基亚 － 莫桑诸语言) 与库特奈诸语言

( 加拿大边境地区) 、加尔弗诸语言之间也有特殊的联系

( 加尔弗诸语言进而区分为路易斯安那州和密西西比州

的穆斯科吉 － 纳切兹语族、纳切兹次语族和乔克托 － 阿

拉巴 － 克里克次语族; 已经消亡了的图尼卡语和路易斯

安那州同一语族的另外两种语言是孤立存在的) 。霍

卡 － 苏超语系所占地域十分辽阔，分为霍卡和苏两组语

言。霍卡语组包括雅纳语和一系列其他语言，以及亚利

桑那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尤马诸语言，墨西哥、尼加拉瓜

和洪都拉斯的一些各别语族。苏语组包括拉科塔语、克
劳语、北美大草原的其他一些语言以及消亡了的东南语

族。近来人们将易洛魁诸语言、卡多诸语言与霍卡 － 苏

诸语言合并在一起。尤基 － 佩努蒂亚超语系包括尤基语

( 之前被错误地划归霍卡 － 苏超语系中) 和佩努蒂亚诸语

言［温顿语( 常像尤基语那样被拿来与乌拉尔 － 尤卡吉尔

诸语言作对比) 、米沃克语、迈杜语和其他一些加利福尼

亚州中部语言］; 整个超语系的统一性受到一些美国学者

质疑。阿兹特克 － 塔诺超语系( 或称塔诺 － 犹他 － 阿兹特

克超语系) 涵盖犹他 － 阿兹特克诸语言( 其中的古阿兹特

克国语言拥有前哥伦布时期墨西哥的象形文字古文献遗

存和持续时间很长的晚期文献传统) ; 还有新墨西哥州的

塔诺语和俄克拉何马州的基奥瓦语。在中美洲特别重要

的是玛雅 － 索克超语系，它由玛雅语系和米赫 － 索克语

系构成，其中玛雅语系包括玛雅语( 大量已被部分破解的

前哥伦布古代铭文和手稿以及一系列墨西哥和危地马拉

彼此相对接近的其他语言; 米赫 － 索克语系包括一些已经

消亡的语言以及墨西哥特万特佩克半岛上的米赫语、索克

语和波波卢卡语) 。这个超语系还包括瓦维诸语言( 特万

特佩克半岛太平洋沿岸) 和托托纳克语族( 其中有墨西哥

的托托纳克语和特佩华语) ; 但这一假说遭到质疑。
根据阿美林德假说，阿尔冈基亚 － 莫桑超语系、尤

基 － 佩努蒂亚超语系、塔诺 － 犹他 － 阿兹特克超语系和

玛雅 － 索克超语系不仅相互之间，而且还同下列南美洲

主要超语系有亲属关系: 阿拉瓦克超语系( 一组分布于圭

亚那、委内瑞拉、玻利维亚和哥伦比亚广阔地域的语言) ;

雅诺马诺 － 帕诺 － 塔卡诺超语系( 包括从尼加拉瓜到哥

伦比亚疆域的奇布查语系、分布极广的南美洲印第安人

的克丘亚语———从前印加王国的基本语言，以及在秘鲁

和玻利维亚广泛使用的艾马拉语) ; 图卡诺超语系( 哥伦

比亚、厄瓜多尔和巴西) ; 维托托超语系( 哥伦比亚各个独

立部落的语言) ; 图皮 － 瓜拉尼超语系( 一组分布于圭亚

那、巴西、玻利维亚和阿根廷广阔疆域的语言，纳入其中

的还有巴拉圭的主要语言瓜拉尼语和曾于公元 16 － 17 世

纪之交在巴西东部沿岸用于部落、民 族 之 间 交 往 的 图

皮 － 南巴语) ; 吉超语系( 包括许多支巴西印第安语言) 。
雅诺马诺 － 帕诺 － 塔卡诺、阿拉瓦克、图皮 － 瓜拉尼等诸

语言常常结合起来组成安第斯 － 赤道超语系。关于加勒

比诸语言( 委内瑞拉和圭亚那) 的地位问题，至今悬而未

决。根据阿美林德假说的众多方案之一，加勒比诸语言

不属于统一的阿美林德语系，阿美林德语系在主体移民

落户美洲之后很快就解体了。美洲南部和中部种类繁多

的语言( 也包括部分北部语言) 中，尚有一些研究得不够

充分，因此它们的分类具有约定性质，约定的程度不低于

“旧大陆”的巴布亚诸语言和俾格米诸语言。
早前在提出关于所有的美洲印第安语言无一例外地

彼此间都有亲属关系的假说时，M． 斯瓦迪士曾推测说，世

界上所有现代语言都起源于数万年前“旧大陆”某一语系

的各种方言( 按照斯瓦迪士的说法，在当时还存在其他的

一些语系，只不过后来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) 。然而，斯

瓦迪士和现代语言学( 参见词条“语言年代学”) 广泛使用

的确定语系解体时间的方法，未能对超过 4，000 － 5，000
年之前的语言解体时间作出可靠的结论，因此斯瓦迪士

( 以及之前的 A． 特龙贝蒂) 关于美洲和“旧大陆”所有语

言单源发生( 单一起源) 的各种结论都不可靠。但与此相

反，近年来的研究却使人们得以将“旧大陆”和新大陆几

乎所有从前已知的主要语系合并成为数相对不多的超语

系，它们之间毕竟可以发现一些联系。近年来语言谱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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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类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，这使人们可以作出论据更

加充分的推测，因为我们起码可以把大部分已知的语言

( 如果不是全部的话) 在谱系上联成一体。
世界上还有大量语言缺少足够研究，这是对世界语

言早期历史作最终结论的障碍。可以这样认为，大多数

语系只保留在一些个别的地名和借词中，或者说它们已

消失殆尽; 有些远古语言的文献遗存( 比如，克里特语的

象形文字) 至今未得到破解。人类的有些极其古老文明

语言( 如苏美尔语、埃特鲁斯语) 在语言谱系分类中至今

未找到大家公认的位置，虽然在这方面近年来取得了一

系列辉煌的成就。
美洲、非洲、东南亚、新几内亚和大洋洲语言的分类

在很多方面尚未得到细致的研究。因此，现代科学描绘

的人类语言历史图景还只是十分概略的。
( 译者: 刘永红; 审校: 许高渝、张家骅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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